
六年前，她给自己立过“Flag”

“生完孩子再复出？我不行的”
“生完孩子再复出参赛，一定特别

难吧？”早在2015年喀山游泳世锦赛那
会儿，记者就跟黄雪辰聊起过这个话
题。当时的情况是，俄罗斯花样游泳名
将伊什琴科在升级为妈妈后，迅速恢
复并继续统治赛场。而在差不多时间
的国内，蒋文文和蒋婷婷这对花游姐
妹也在为产后复出做准备。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黄雪

辰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我没这个
想法。生完孩子再复出？我不行的，那
太苦、太难了，想想都可怕。”结果，当
日她眼中不可能去挑战的魔鬼任务，

如今却是凭借努力一一达成了。
在黄雪辰看来，体质上的差异是

让中国花游界更难出现妈妈选手的一
大原因。“体质很有关系。我们的体质
在怀孕生子后比较容易发胖，恢复起
来难度大。”在经历了体重一路朝上
走、体能一路往下滑的退役和怀孕过
程后，如今的她对这份苦真是最有发
言权了。

靠着高强度训练、严控饮食甚至
严控饮水外加蒸桑拿的这种逼近极限
的手段，黄雪辰只用几个月就完成了
减重60斤的目标（复出之初她的体重

为160多斤）。“最渴的时候甚至连洗澡
水都想喝，但不能喝啊，不然白辛苦
了。”
除了体重，怀孕分娩还对黄雪辰

的身体造成了另一些影响。“因为我生
过孩子，胯骨多少受到过影响，身体上
的优势少了，做有些并腿的动作都难。
只要略微并不上，编排上就需要调
整。”
所幸，这些困难并没有挡住黄雪

辰向前的步伐。在东京水上中心的泳
池里，两度复出的她以运动员身份完
成了最后也是最尽兴的奥运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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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眼】

从2008年的北京到2021年的东京，这

是黄雪辰的第四届奥运会， 也是让她经

历了最多磨难考验的一届奥运会。 然

而， 当31岁的黄雪辰与搭档孙文雁互

相将花样游泳双人项目的银牌挂到

对方脖子上， 当她们举着五星红旗

绕泳池满场合影时， 瞧那尽兴

的样子，一切又显得尤为值得。

四届奥运，银辉璀璨

愿为台阶，期待后来人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因为经年的伤病和累日的疲劳，
在参加完花样游泳双人项目的颁奖仪
式后，脖颈上各挂着一枚银牌的黄雪
辰和孙文雁，不约而同地进入到了“站
没站相”的状态。
“不好意思啊，让我捶会儿腰，要

不行了。”这么说着的黄雪辰同时还岔
开了一双大长腿，这个自降身高的站
立姿势会让她觉得好受一些。由于要
兼顾双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参赛期间
已经连着好几天，她都处于清晨六点
多起床、来到场馆后可能日均只有一
个多小时休息时间的高强度状态。而
在黄雪辰这身颁奖服的下面，包括手
部、腰部和腿部，全都密集地贴着肌肉
贴。
有些事，你不能细想，因为想得越

多，就越会觉得难度太高，无法实现，
最后可能在起跑线前便止了步。因为
中国花游队青黄未接，在里约奥运会
前（2015年）已经历过一次退役的黄雪
辰，她在东京周期里又被请了回来。与
她一同归来的还有双人项目的老搭档
孙文雁。

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花游队，为
了争夺奥运入场券，努力了整整17年，
为了站上奥运领奖台，又奋斗了整整
八年。连着参加四届奥运会，黄雪辰非
常辛苦，但同时她又有着一份幸
运———参与了中国花游在奥运舞台上
的每一次重要突破。

2008年北京，姑娘们获得了集体
项目的铜牌，那是中国花游首次得到
奥运奖牌的肯定。2012年伦敦，中国
队在集体项目上更进一步，拿下银
牌，同时双人项目也取得了历史性突

破———刘鸥和黄雪辰为中国花游赢
得了首枚奥运双人项目奖牌（铜牌）。
2016年里约，在集体项目确保银牌的
同时，双人项目的奖牌也由铜变银，
黄雪辰和新搭档孙文雁组成的“雪
雁”组合刷新了中国在该项目中的历
史最佳成绩。此番东京，她俩则是再
获双人银牌，同时还将在集体项目中
继续努力。
虽说仍未能翻过俄罗斯花游的这

座峻岭，但黄雪辰觉得，她们已经拿出
了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好的表现，此行
无憾。“因为已在能力范围内尽全力
了，就觉得没什么好遗憾了。这是真心
话。”“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想超越俄罗
斯）有点难，但我希望台阶做好了以
后，（后面的中国运动员能）慢慢往上
跨。”

黄
雪
辰

中俄花游还有跨界差距
但她更欣悦于自身进步
从银牌到银牌，黄雪辰从中看到

了自己和搭档孙文雁的进步。“我们在
分数上有一点提高，这就是来自于裁
判们的肯定。”
里约奥运会时，“雪雁”组合在双

人项目中的总分为192.3688分，这回
东京，她俩的总分则是192.4499。虽说
只是小小的涨分，但背后却是节目气
质与完成度上的一次跨越。
从编排的速度，到动作的密度，再

到完成的难度和对水域的有效利用
率，如今的中国花游已朝着代表国际
趋势的硬朗化风格又迈进了一步。但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强大的俄罗斯
花游也在不断提升、进化。
论花游项目上的中俄差距，这其

实是一个需要跳出体育界限去综合看

待的跨界课题。从体质到艺术底蕴，再
到基础人才的培养，这些都是可着眼
之处。
“俄罗斯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和肌

肉线条，真的具有一定先天优势。”每
次跟黄雪辰聊花游的中俄差距，她都
必然会提到这一点。另外就是，俄罗斯
花游似乎永远有不断的人才涌现，也
是让她既羡慕又佩服的一点。“俄罗斯
花游不是某一人或者某一批队员很强
大，而是一批又一批，整体都很强。”
再说基础人才，从芭蕾舞、音乐编

排到花游，经过那么多年的积累，俄罗
斯在相关基层人才上的互动与输送已
非常成熟，并且其国内拥有众多的相
关培训机构。“所以想追赶的话，我们
必须得继续努力，更加努力。”

“妈妈报道”铺天盖地
队里人却都为她心疼
“为什么还在问妈妈选手的事，媒

体都做过多少回了，还做不腻呀？”“她
在这方面泪点很低，别看回答你们的
时候笑呵呵没事，保不准回到房间里
就会哭。”媒体但凡做到黄雪辰的报
道，在标题和内容里几乎都会突出她
“妈妈选手”的身份，对这种千篇一律
的偏好，中国花样游泳队的领队和教
练们是有些不乐意的，因为她们打心
眼里在为黄雪辰心疼。
东京奥运会是黄雪辰的第四届奥

运会，作为一名参赛经验如此丰富的
运动员，她拥有完全的“手机自由”。得
手机者，即便不主动搜索消息，各方信
息也常会主动找上门。这也是队里担
心黄雪辰的情绪可能受到外界影响的
一条原因。
哪怕白天忙于训练，收到的消息

可能无法即刻回复，但等到夜深人静
临睡前，她一定会今日事今日毕。在获
得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亚军
的当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采访、交通上
的用时、常规的繁琐卸妆等，黄雪辰一
直忙到次日凌晨1点多才躺下。临睡
前，她还如往常一般地去看了一遍朋
友圈，还给大家点赞和回复。
为了能在生育之后复出并尽快恢

复到奥运水平，黄雪辰吃了“大概是这
辈子都没有想到过的苦”，但这并不是
“妈妈选手”四个字容易戳中她泪点的
主要原因，“更多还是对孩子的亏欠。”

为了恢复训练，黄雪辰不得不在
女儿才三个月时就让她断奶。等女儿
稍微长大一些，她在国家体育总局运
动员宿舍附近的居民区里租了一套房
子，“开电瓶车过去就15分钟，比较方
便”，等家人有空时就能带着小朋友来
此暂住。不过，母女俩真正能见面的日
子，一年中也不满三个月。“除非训练
强度很低，或者节假日的时候，我一般
不会让他们带孩子到场馆里来。”“如
果孩子来了，我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分
心，偷空瞄一眼应该是一种本能，队友
也可能受到影响。”进入2020年后，受
新冠疫情影响，共叙天伦则成了一件
更加困难的事。
在缺少面对面的机会时，视频通

话当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在现实
中，黄雪辰跟女儿通视频的次数却可
能比大家猜想中的少得多。队里的训
练时间跟女儿的作息经常对不上，这
只是因素之一，还有些时候，比如黄雪
辰觉得自己状态不够好或者特别想家
的时候，她也会不敢接家里人的视频，
“怕自己情绪崩不住，看到她更想哭
了。”

正因为陪着黄雪辰经历了很多，
对她格外了解，所以中国花样游泳队
的领队和教练们才会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想要帮她挡掉一些容易勾起情
绪的敏感提问。“她是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雪雁”退场仪式感
谢幕“比心”已无憾

在完成比赛、临退场前，黄雪辰
和搭档孙文雁完成了一个合体动作，
朝着看台的方向比了一个大大的爱
心。这一幕被很多摄像机和相机都抓
拍了下来，成为了当晚的一大记忆亮
点。而在这个大爱心的背后，其实是
“雪雁”组合在完成属于她俩的仪式，
也是在为长达七年的双人合作画上
句号。

在参加完2012年伦敦奥运会
后，中国花样游泳队进入人员调整
状态，从2014年开始，“雪雁”组合
出现在了国际赛场上。“记得我们
第一次搭档参加国际比赛，那次退
场时就是比了一个爱心。所以，那
次是一个开始，这次是一个结束，
有始有终吧。”孙文雁分享了这个
幕后小故事。


